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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增温和丛枝菌根对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生长发育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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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青海师范大学，生命与地理科学学院， 西宁　 ８１０００８

５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采用开顶式生长室（Ｏｐｅｎ ｔｏｐ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ＴＣ）模拟增温和苯菌灵抑制丛枝菌根研究上述两种因素综合作用下门源草原毛

虫幼虫的生长速率、蛹化时间和蛹重。 结果表明，增温和丛枝菌根抑制及其交互作用均对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生长速率产生了显

著影响。 相比对照组而言，增温使该指标升高了 ３４％。 丛枝菌根抑制未对上述指标产生显著影响。 增温和丛枝菌根抑制的交

互作用使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生长速率较对照组升高了 １６％，而较增温组降低了 １３％。 增温处理下雌、雄幼虫的蛹化时间分别

为 ２０４、２１８ ｄ，而不增温处理下分别为 ２１２、２２３ ｄ。 增温使得雌、雄幼虫的蛹化时间较不增温处理分别提前了 ２％和 ４％。 增温和

不增温处理下的雌、雄虫蛹化时间差分别为 １５、１２ ｄ。 增温将上述时间差扩大了 ２５％。 此外，增温及其与丛枝菌根抑制的交互

作用对门源草原毛虫雌虫蛹重的影响显著，而对于雄虫的蛹重来说，仅增温处理的影响显著。 增温和增温丛枝菌根抑制处理，
使得雌蛹重较对照组增大了 ２２％和 ８％。 增温使雄蛹重增大了 １８％。 首次研究了增温和丛枝菌根对植食性昆虫的综合影响。
关键词：门源草原毛虫；模拟增温；丛枝菌根；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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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Ｇ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ｎｏ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ＮＷＮＦ）， ｎｏ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ＮＷＦ），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ＷＮＦ）， ａｎｄ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Ｗ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１．６３， ２．１７， １．５７， ａｎｄ １．８８ ｍｇ ／ 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Ｒ ｏｆ ｃａｔｅｒｐｉｌｌａ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ｅ Ｇ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ＷＮＦ ａｎｄ Ｗ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３４％ ａｎｄ １６％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ＮＷＮ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ＧＲ ｕｎｄｅｒ Ｗ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ＷＮ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Ｔ ｏｆ ｂｏｔｈ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ｅ．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ｐ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２％） ａｎｄ ｍａｌｅ
（４％） ｕｎｄｅｒ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Ｗ）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ｎｏ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ＮＷ）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ｅ ｃａｔｅｒｐｉｌｌａ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Ｗ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２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ＮＷ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ｐ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Ｗ）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ｃａｔｅｒｐｉｌｌａ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ｂｕｔ
ＰＷ ｏｆ ｍａ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ｏｎｌｙ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ｂｙ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Ｗｓ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ＷＮＦ ａｎｄ Ｗ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２２％ ａｎｄ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ＮＷＮ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Ｗｓ ｏｆ ｍａ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Ｗ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１８％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ＮＷＮ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 ｆｕｎｇｉ ｏｎ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ｙｎａｅｐｈｏｒａ ｍｅｎ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当前，植食性昆虫对于气候变暖的响应已成为深入了解全球变暖对地球生态系统复杂影响的关键和热点

问题之一。 气候变暖对于植食性昆虫的影响，主要通过调节昆虫和植物的代谢水平平衡、昆虫所取食植物的

生长⁃分化平衡以及昆虫来实现［１］。 此外，昆虫天敌、第二营养级其它生物和地下生物也会对上述过程产生复

杂影响［２⁃３］。 气候变化对植食性昆虫的作用，是由上述多个生态过程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的综合结果。
门源草原毛虫（Ｇｙｎａｅｐｈｏｒａ ｍｅｎ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是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特有物种［４］。 该物种一个世代周期为 １

年，共经历幼虫期、蛹期、成虫期以及卵期 ４ 个发育阶段。 此外，这一物种在发育过程中表现出性二型性，其雌

雄幼虫的发育龄期分别为 ７ 龄和 ６ 龄，且自 ６ 龄开始，雌性幼虫个体的体重、体长、头宽等形态指标开始大于

雄性个体，另外，其成虫在形态和习性等方面均有明显差异［４］。 门源草原毛虫是一种完全变态昆虫，其一龄

幼虫以滞育状态进行越冬，每年 ３ 月中下旬结束滞育成为二龄幼虫并开始活动，至 ７ 月份，其雄性个体完成六

龄发育开始化蛹，雌性个体继续发育经第 ７ 个龄期后进入蛹期，８ 月中旬以后破蛹成虫，９ 月中旬前完成交配

产卵，１０ 月中旬左右一龄幼虫孵化随即进入滞育状态越冬［４］。 门源草原毛虫是多食性昆虫，喜食禾草类和莎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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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类植物叶片，其食谱随生长发育及密度增长有所扩大［５］。 鉴于上述特性，门源草原毛虫可被作为气候变暖

背景下生物适应性研究的模式物种

丛枝菌根真菌（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 ｆｕｎｇｉ， ＡＭＦ） 可通过宿主植物获取其生长发育所必须的碳水化合

物，作为回报，ＡＭ 真菌则帮助植物吸收磷、氮等矿质元素［６］。 以往的研究表明它们能够通过宿主植物对食草

动物产生影响［７⁃８］。 然而目前还没有关于 ＡＭＦ 和增温对植食性昆虫综合影响的研究，为填补这一空白，进一

步挖掘 ＡＭＦ 在陆地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我们以门源草原毛虫为研究对象，通过模拟增

温和杀菌剂抑制 ＡＭＦ 侵染，于青藏高原高寒矮嵩草草甸进行了野外试验，拟回答以下问题：１）增温对于门源

草原毛虫幼虫的生长发育有何影响；２）丛枝菌根对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生长发育有何影响；３）丛枝菌根是否能

够调节增温对于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的影响？

１　 试验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区域

本研究野外工作部分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站（以下称“海北站”）附近草地进

行。 该站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南麓，地理坐标为 ３７°２９′—３７°４５′Ｎ，１０１°１２′—１０１°２３′Ｅ，平均海拔

３２００ ｍ。 站区属高原大陆性气候，季风微弱，空气稀薄，年平均气压为 ６９１ ｈＰａ，年均大气密度为 ０．８４９６ ｋｇ ／
ｍ３ ［９］，植被为高寒矮嵩草草甸，其优势种以垂穗披碱草（Ｅｌｙｍｕｓ ｎｕｔａｎｓ）、早熟禾（Ｐｏａ ｓｐｐ．）、异针茅（ Ｓｔｉｐａ
ａｌｉｅｎａ）等禾草和莎草类植物为主，平均植被覆盖率达到 ９５％［９］。
１．２　 试验设计与方法

本试验采用增温与 ＡＭＦ 控制相耦合的两因素两水平设计，共 ４ 个处理：不增温不施用杀菌剂（Ｎｏ
ｗａｒｍｉｎｇ×Ｎｏ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ＮＷＮＦ）、不增温施用杀菌剂 （Ｎｏ ｗａｒｍｉｎｇ ×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ＮＷＦ）、增温不施用杀菌剂

（Ｗａｒｍｉｎｇ×Ｎｏ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ＷＮＦ）、增温施用杀菌剂（Ｗａｒｍｉｎｇ×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ＷＦ），每个处理组设置 ５ 个重复，所有

试验均于花盆中进行。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将草地植被原位移栽到规格为直径 ３２ ｃｍ×高 ２３ ｃｍ 的花盆中，每个花

盆上安装一个直径 ３０ ｃｍ，高 ６０ ｃｍ 的扣笼。 扣笼由粗铁丝制成的框架并罩以孔隙大小为 ０．２ ｍｍ×０．２ ｍｍ 的

细钢丝网构成，用以限制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的活动范围，避免毛虫的丢失。
本试验采用开顶式增温室（Ｏｐｅｎ ｔｏｐ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ＴＣ）进行模拟增温，规格为高度 ０．４０ ｍ，底部直径 １．１５ ｍ，

顶部直径 ０．７０ ｍ［１０］。 增温效果已在我们先前的研究中有过报道［１１］。
丛枝菌根控制处理通过苯菌灵杀菌剂实现。 苯菌灵对丛枝菌根能够产生有效的抑制作用，并且对其它种

类的生物影响较小，被广泛应用于丛枝菌根研究中［１２⁃１３］。 我们于实验开始后每隔 ５ 天向花盆中施用 ０．５ Ｌ 浓

度为 ２ ｇ ／ Ｌ 的苯菌灵溶液一次，对照组施用等体积清水。
１．３　 试验指标测定

为了检验苯菌灵对 ＡＭＦ 侵染的抑制效果，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用环刀对花盆内土壤进行取样，每个花盆取直

径 ２．５ ｃｍ×深度 １４ ｃｍ 的土壤三份并混合，将上述样品带回实验室后参照刘润进等［１４］的方法进行预处理。
随机挑选上述已处理的根段于洁净载玻片上并加盖盖破片后测定根断侵染率，每个处理测定 ５ 次，每次

选取 ５ 个根段，其侵染率均值作为该重复内的菌根侵染率［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下旬开始，每天在试验区域附近尽可能多地采集刚刚结束越冬的幼虫，于 ４ 月 ３ 日采集到足

够进行试验数量的幼虫，逐个称量后选取体重近似相等的个体放入上述花盆内进行试验，每个花盆放 ５ 只幼

虫，于 ７ 月上旬，幼虫化蛹前，对其体重进行称量。 生长速率（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ＧＲ）按如下公式计算：
ＧＲ＝（Ｍ２－Ｍ１） ／ Ｄ

式中，ＧＲ 表示生长速率，Ｍ２为第二次测量体重，Ｍ１为初次测量体重，Ｄ 为两次测量相隔天数，上述测量体重均

为鲜重。
在上述称量操作完成后，观察并记录幼虫的蛹化时间直至所有幼虫完成化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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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数据分析

我们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对所得数据做了两因素方差分析，在有交互作用的情况下运用 Ｔｕｋｅｙ ＨＳＤ 对各组

间的均值进行比较，对交互作用不明显的指标，我们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对其进行均值比较。 所有分析及统

计图形的制作均使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２ 和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软件完成。

２　 结果

２．１　 苯菌灵对丛枝菌根的抑制效果

苯菌灵显著地抑制了 ＡＭＦ 对高寒矮嵩草草甸植物根系的侵染（Ｆ＝ ５７．３７３，Ｐ＜０．００１，表 １）。 相比未使用

灭菌剂的处理组而言，苯菌灵使得 ＡＭＦ 侵染率降低了 ２９％（图 １）。 本试验中的增温处理对上述抑制作用不

构成干扰（表 １）。

表 １　 增温和丛枝菌根抑制对试验指标影响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ｗｏ 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指标 Ｉｎｄｅｘ 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 Ｆ Ｐ 指标 Ｉｎｄｅｘ 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 Ｆ Ｐ

侵染率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Ｗ ０．５３７ ０．４７４ 雄性幼虫蛹化时间 Ｗ ６９．５９７ ＜０．００１

Ｆ ５７．３７３ ＜０．００１ Ｍａｌｅ ｐｕｐ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Ｆ ０．１７９ ０．６７５

Ｗ×Ｆ ２．１４９ ０．１６２ Ｗ×Ｆ １．０３４ ０．３１５

生长速率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Ｗ ５６．１０９ ＜０．００１ 雌蛹重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ｕｐ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Ｗ １７．９５２ ０．００１

Ｆ ９．２９２ ０．００３ Ｆ ３．１９５ ０．０９６

Ｗ×Ｆ ４．３４５ ０．０４０ Ｗ×Ｆ ５．３５４ ０．０３６

雌性幼虫蛹化时间 Ｗ ２２．１８８ ＜０．００１ 雄蛹重 Ｍａｌｅ ｐｕｐ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Ｗ ５．３７４ ０．０３４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ｕｐ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Ｆ ０．１３３ ０．７１７ Ｆ ０．０２６ ０．８７４

Ｗ×Ｆ ０．００２ ０．９６３ Ｗ×Ｆ ０．０１９ ０．８９３

　 　 Ｗ： 增温，Ｗａｒｍｉｎｇ； Ｆ：杀菌剂，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Ｗ×Ｆ： 增温和杀菌剂，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２．２　 增温和丛枝菌根抑制对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生长发育的影响

对照组（不增温不施用苯菌灵）、增温、丛枝菌根抑制（施用苯菌灵）、增温×丛枝菌根抑制组的门源草原毛

虫幼虫生长速率分别为 １．６３、２．１７、１．５７、１．８８ ｍｇ ／ ｄ（图 ２）。 增温、丛枝菌根抑制以及两者间交互作用均对门

源草原毛虫幼虫的生长速率有着显著的影响（Ｆ 值分别为 ５６．１０９， ９．２９２， ４．３４５，Ｐ 值分别为＜０．００１，０．００３ 和＜
０．０４０；表 １）。 相比对照组（不增温不施用苯菌灵）而言，增温将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的生长速率提升了 ３４％（图
２）。 增温和丛枝菌根抑制使得这一指标较对照组升高了 １６％，而较增温处理降低了 １３％（图 ２）。

图 １　 丛枝菌根抑制效果

　 Ｆｉｇ．１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ＭＦ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Ｆ： 杀菌剂，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ＮＦ： 无杀菌剂，Ｎｏ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不同字母表示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图 ２　 不同处理下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生长速率

　 Ｆｉｇ．２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ｙｎａｅｐｈｏｒａ ｍｅｎ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ＮＷＮＦ： 不增温且无杀菌剂，Ｎｏ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ｏ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ＮＷＦ：
不增温施用杀菌剂，Ｎｏ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ＷＮＦ： 增温无杀菌
剂，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ｏ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ＷＦ： 增温且施用杀菌剂，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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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温对门源草原毛虫雌、雄性幼虫的蛹化时间均有显著的影响（Ｆ ＝ ２１．１８８，Ｐ＜０．００１；Ｆ ＝ ６９．５９７，Ｐ＜０．
００１。 表 １）。 增温处理下雌、雄幼虫的蛹化时间分别为 ２０４、２１８ ｄ，而不增温处理下分别为 ２１２、２２３ ｄ（图 ３）。
增温使得雌、雄幼虫的蛹化时间较不增温处理分别提前了 ２％和 ４％。 增温和不增温处理下的雌、雄虫蛹化时

间差分别为 １５、１２ ｄ（图 ３）。 增温将上述时间差扩大了 ２５％。
增温及其与丛枝菌根抑制的交互作用对门源草原毛虫雌虫蛹重的影响显著（Ｆ 值分别为 １７．９５２ 和 ５．

３５４，Ｐ 值分别为 ０．００１ 和 ０．０３６，表 １），而对于雄虫的蛹重来说，仅增温处理的影响显著（Ｆ ＝ ５．３７４，Ｐ ＝ ０．０３４，
表 １）。 增温和增温丛枝菌根抑制处理，使得雌蛹重较对照组增大了 ２２％和 ８％（图 ４）。 增温使雄蛹重增大了

１８％（图 ５）。

图 ３　 增温对门源草原毛虫幼虫蛹化时间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ｒｍｉｇｎ ｏｎ ｐｕｐ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Ｇｙｎａｅｐｈｏｒａ

ｍｅｎ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ＮＷ： 不增温，Ｎｏ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Ｗ： 增温，Ｗａｒｍｉｎｇ

图 ４　 不同处理下的门源草原毛虫雌蛹重

　 Ｆｉｇ．４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ｕｐ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Ｇｙｎａｅｐｈｏｒａ ｍｅｎ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图 ５　 不同处理下门源草原毛虫的雄蛹重

　 Ｆｉｇ． ５ 　 Ｍａｌｅ ｐｕｐ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Ｇｙｎａｅｐｈｏｒａ ｍｅｎ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的结果表明，增温显著地升高了门源草原毛

虫幼虫的生长速率，提前了门源草原毛虫蛹化时间，这
与我们前期的结果一致［１１］。 余欣超等［１１］ 的研究显示，
适当增温能够促进门源草原毛虫的生长，提高该物种种

群的存活率，而增温到达一定程度后又会对该昆虫产生

抑制效应。 这种抑制效应可能是由于过高的增温幅度

抑制了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的代谢过程，另一方面也可能

是因为由于增温在促进门源草原毛虫幼虫代谢速率的

同时，造成了植物 Ｃ ／ Ｎ 比的升高［１５］，降低了该昆虫对

食物的利用率［４］，使其获取的能量不足以支持代谢过

程的需要，进而形成了过多的消耗。 与本文的研究结果不同，曹慧等［１６］认为在放牧条件下的增温提高了门源

草原毛虫幼虫的生长速率，而单独的增温并未对上述指标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两组试验所采用的的

增温设施以及试验样地植被情况不一致。 此外，作为完全变态昆虫的一种，门源草原毛虫的一个世代要经历

幼虫期、蛹期、成虫期、卵期 ４ 个发育阶段，其幼虫期主要进行营养生长［４］。 该类昆虫在幼虫期面临着极端环

境、天敌捕食、种间偏害关系等的威胁［３， １７⁃１８］。 本研究表明增温提前了门源草原毛虫蛹化时间，这有利于其在

一定程度上避免发育末期青藏高原东北部的低温环境以及更少的暴露在天敌等的威胁之下。
幼虫期的提前结束意味着毛虫更早地完成了变态发育和繁殖所需的能量积累，也将进一步导致羽化及产

卵时间的提前［１８］。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增温导致的上述变化会使得门源草原毛虫生活史周期的缩短乃

至世代数的增加，这将大大有利于该物种后代的繁衍和种群规模的扩大［１９］。

５　 ６ 期 　 　 　 陈珂璐　 等：模拟增温和丛枝菌根对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生长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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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的结果表明增温明显增大了门源草原毛虫蛹的重量，而蛹重的增大意味着其成虫繁殖能力的

提高［２０］，余欣超［１９］的研究能够证实这一观点。
丛枝菌根对于植食性昆虫的影响，主要通过其宿主植物实现。 ＡＭＦ 是植物专性营养共生菌，通过宿主植

物获取其生长发育所必须的碳水化合物，作为回报，ＡＭ 真菌则帮助植物吸收磷、氮等矿质元素［２１］。 ＡＭＦ 还

可以调节植物抗逆抗病等生理作用［２２］，进而改善植物与昆虫的相互关系［２３］。 大多数禾草类植物、少数莎草

科植物以及部分其它杂草都能够与丛枝菌根真菌形成互惠共生体［２４］。 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的食物也主要以上

述种类植物为主，尤其对垂穗披碱草的利用率最高［４］。 孙永芳［２５］ 的研究表明丛枝菌根显著提高了垂穗披碱

草的含氮量，而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生长速率和其食物含氮量成正比［１８］。 这可以解释本试验中丛枝菌根抑制

对于增温对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生长速率正向效应的减弱。 然而，在未增温条件下，丛枝菌根抑制对门源草原

毛虫幼虫食物氮含量的降低并未引起其生长速率的变化。 这可能是因为增温加快了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的代

谢速率进而使得其对食物质量的要求提高［１］，因此增温条件下丛枝菌根抑制所造成食物质量的降低对其影

响较为显著，而在未增温条件下，尽管植物含氮量因丛枝菌根抑制而有所降低，但仍然足以满足门源草原毛虫

幼虫维持其正常的生长速率。 此外，在我们的研究中，雌雄个体的蛹重对丛枝菌根抑制处理表现出不同程度

的响应，在增温条件下，雌蛹重量因丛枝菌根的抑制而明显降低，而雄蛹未表现出这一趋势。 这可能是由于门

源草原毛虫雌性个体的幼虫发育历期较雄性幼虫个体多了一个龄期，而且末龄幼虫的生长速率在雌性性别间

的差异更加明显，这就使得在同样的处理下，雌虫的体重更容易比雄虫发生变化，曹慧［１８］ 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在放牧作用下门源草原毛虫雌蛹重量的增大比率是雄蛹重量的两倍。
综上，增温有利于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的生长发育，表现为能够提高其生长速率及蛹重，提前其蛹化时间，

扩大其雄性先熟现象及性二型性。 丛枝菌根对于门源草原毛虫的影响并不明显。 增温扩大了丛枝菌根抑制

对门源草原毛虫幼虫生长速率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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